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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初夏时节，蔷薇以一

种独特的风姿，静静诉说着季节

的更迭。那一丛丛、一簇簇的蔷

薇花，盛开在仿若丝绒一般的叶

墙上，远远望去犹如艳丽夺目的

锦缎。

街道旁学校的院墙上，蔷薇

花如瀑布般倾泻而下，绚烂多

彩。浅红、深红、明黄、玫红，

各色花朵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

堵大约四、五十米长绚丽的花

墙。那花墙，远远望去，像极了

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卷，将初夏装

点得分外妖娆。那些小巧而羞涩

的花蕾，在绿叶的掩映下，如同

点点繁星，闪烁着期待的光芒。

微风轻轻吹过，蔷薇花再也无法

按捺内心的激动与喜悦，它们纷

纷挣脱束缚，以最灿烂的姿态绽

放，释放出夏日的一抹绚丽笑

容。那一刻，整个世界仿佛都因

它们而生动起来，空气中弥漫着

甜美的花香，让人沉醉其中，无

法自拔。

在这片蔷薇的花海中，蜜蜂

与蝴蝶成了最忙碌的舞者。蜜蜂

在花丛中嗡嗡作响，忙碌地采集

着花蜜。它们在花瓣间穿梭，为

这片花海增添了几分生机与活

力。蝴蝶则轻盈地在花间翩翩起

舞。它们优美的身姿让人目不暇

接，仿佛也在为这场盛大的花卉

盛典而欢歌。

站在蔷薇花海前，我的心情

也随之变得愉悦起来。每一朵在

阳光下尽情绽放的蔷薇，都仿佛

在告诉我，生命的美好在于勇敢

地去追求，去绽放，哪怕会遭遇

风雨的洗礼，也要坚定信念，不

畏艰难，努力绽放出属于自己的

光彩。

蔷薇虽是普通的花卉，却一

直深受文人墨客的喜爱与赞美。

孟郊笔下的蔷薇，是“忽惊红琉

璃，千艳万艳开”的壮观景象；

秦观眼中的蔷薇则是“有情芍药

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的柔

美 与 哀 愁 。 文 徵 明 也 曾 写 道 ：

“绿阴生寂昼迟迟，薄汗沾裳气

力微。起傍曲阑垂手立，清风细

细落蔷薇”，不仅描绘了蔷薇的

美丽与哀愁，更展现了蔷薇在不

同文人眼中的独特魅力。

蔷薇原名为墙蘼，李时珍在

《本草纲目》 中记载，“此草蔓柔

靡，依墙援而生，故名墙蘼”。

蔷薇因其蔓生的特性，常常攀附

在墙上或架子上生长，无法自

立。或许，正是这柔弱的枝条，

才蕴藏着顽强的生命力。它们花

色明媚耀眼，花香沁人心脾，花

影楚楚动人，在墙边中静静绽

放，展现出独特的魅力与风情。

蔷薇露可以食用。清代李渔

在 《闲情偶寄》 中曾提到过，花

露者，蔷薇最上，群花次之。他

还曾做过一种花露饭，在刚熟的

米饭上洒上一盏花露，使得米饭

也浸透了淡淡的馨香。蔷薇花还

可以做成各种花馔，《醒园录》

中曾记载蔷薇糕的制作方法：蔷

薇花天明初开时，将花瓣片片采

下，与白糖混合后微火熬煮，再

加上饴糖调匀，便成了芬芳鲜艳

的蔷薇花糕。

席慕蓉曾说：“记忆是无花

的蔷薇，永远不会败落。”我却

认为记忆更像是蔷薇花，即使花

落了、岁月流逝了，但生命依旧

在歌唱、在绽放。

五月火红，一架蔷薇花盛

开。在这个时节，让我们去赏一

场香了一座城的繁盛花事吧！

一九九二年，金风送爽，沉浸

在“秧歌节”欢乐氛围中的省城，

“咚咚锵”的声音若隐若现。一向喜

欢晚睡晚起的蓝天云被这再熟悉不

过的锣鼓声召唤，梦中她随风飘

舞，穿云破雾，那风是胶东故乡带

着咸腥味的风。

时光倒流，五岁的小天云骑在

父亲的肩膀上，看马店镇特有的胶

州“地秧歌”。随着堂鼓、大锣、

铙钹、手锣的铿锵节奏，人们摇曳

着系在腰间长长的红绸，踏歌而

舞。远远望去，红绸飘逸，翻腾如

浪。小天云沉浸其中，一边随着红

浪挥动小手，一边跟父亲嚷嚷着要

红绸。

醒了，蓝天云没急着起床，而

是掀开被子，习惯性地抬起双腿，

抻腿、伸腰。已经六十几岁的人

了，她的双腿依然笔直、修长，绷

直的脚背与腿在一条直线上。一米

六七的个头，黄金比例的身材，腰

腹部还没长出赘肉，五官也没得挑

剔。也难怪她为这两条腿骄傲，当

年在重庆国立歌剧学校跟着当老师

的父亲学声乐，父亲觉得她嗓音天

赋不够好，劝她改行。恰好刚来教

舞蹈的戴老师看上她两条修长的

腿，说这两条腿不学舞蹈太可惜

了，于是她顺理成章地成了戴老师

的学生。

下床，一条腿搭在窗台上，她

开始压腿。从二楼的窗户可以看见

远处空地上舞动的红绸，人们在扭

秧歌，扭的是东北大秧歌。

她想起前天街道办的钱主任来

家里做客，说今年市政府举办第二

届“秧歌节”，号召全民参与。街道

也安排了几个活动地点，蓝领导若

是健康状况允许的话，欢迎参加这

项活动，辖区内已经有几位离退休

干部报名参加了。看着来送茶的保

姆宋阿姨，钱主任从包里拿出两条

红绸递上，说，也欢迎宋阿姨参

加。宋阿姨喜形于色。蓝天云看了

一眼红绸，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

的异样，但很快就恢复如常，说，

谢谢。

丈夫老李在世的时候，蓝天云

听惯了军人的大嗓门，秘书、警卫

员和来办事的军官进门时都先喊

声，报告！人来人往，好不热闹。

两年前，老李因病离世，两个孩子

又都参军在外，家里只剩下她和保

姆宋阿姨，这所二层小独楼陡然静

了下来。蓝天云发现，自己骨子里

还是喜欢清静。

放下腿，洗漱完，坐在书房的

转椅上，蓝天云本想静一会儿，但

看见书桌上钱主任送来的红绸，她

的心跳随着墙外“咚咚锵”的鼓点

加速，双颊也跟着发热。起身，蓝

天云在书柜抽屉里翻找出另一条红

绸。钱主任送来的红绸颜色亮丽，

却是条尼龙红绸。抽屉里的这条虽

然有些褪色，但它是正宗的蚕丝

绸，如今已经陪伴了她整整五十

年！那天，戴老师说，在八路军驻

重庆办事处的周末文艺活动上，见

到了曾家岩50号的首长夫妇，让她

万万没想到的是，首长竟亲自教她

这个专业舞者跳陕北大秧歌。首长

一边迈着秧歌步，一边摆动着手

臂，嘴里还念着节奏，教得非常认

真，身法、手法、步法都十分到

位。末了，首长还送给她一条跳秧

歌用的红绸。后来，戴老师得知蓝

天云决定去延安，特意领着她到重

庆八路军办事处，帮她开了封介绍

信，并将这条红绸转赠给她。

正值抗战时期，延安成了热血

青年们向往的圣地。少年时期的蓝

天云为躲避战乱，被迫随家人从山

东迁徙到重庆，青年时期的蓝天云

主动从重庆翻山越岭投奔延安。凭

着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信，蓝

天云被分配到鲁艺戏剧音乐部，既

当学员又兼任舞蹈助教。

那是如火如荼的延安！那是春

风激荡的鲁艺！聆听了毛主席在延

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鲁艺

人”决心走出“小鲁艺”，到农村、

部队的“大鲁艺”中去。“鲁艺人”

很快就找到了与人民群众的最佳融

入点——被称为百戏之源的秧歌。

“鲁艺人”虚心地跟陕北艺人学习陕

北秧歌、腰鼓。

置身其中的蓝天云融入轰轰烈

烈的洪流中，成为鲁艺秧歌队的队

员。她以优美的身段、扎实的舞蹈

功底、对陕北秧歌的韵律特征和典

型舞姿的领悟，并用舞蹈的标准语

汇对其规范，比如十字交叉步应有

多大幅度、小跳的高度、双起双落

跳、双起单落跳等一招一式的动作

标准，把鲁艺秧歌队的水准提高了

一大截。

楼下宋阿姨叫蓝天云吃早餐，

蓝天云收回了思绪。下楼，餐桌上

照例是熬得很稠的大米粥、咸鸭

蛋、一碟小咸菜和几片烤得焦黄的

馒头片。宋阿姨站在一旁说：“蓝

姐，一会儿忙完，我想参加街道组

织的秧歌队，就一个多钟头，不会

耽误做午饭。”“好啊，你去吧。”

“蓝姐，您也去呗。”蓝天云迟疑了

好一会儿，才说：“我就不去啦。”

见蓝天云有些犹豫，宋姐还以为

蓝天云没跳过秧歌，快人快语道：

“蓝姐，秧歌最好学了。我教您，很

快就能学会。”蓝天云笑了笑说：“你

去吧，我想待在家里清静清静。”

回到书房，蓝天云哪里清静得

下来！屋内越是安静，屋外“咚咚

锵”的鼓点声愈发清晰。蓝天云索

性系上那条蚕丝红绸，随着鼓点节

奏起舞，十字交叉步、跳步、双手

托花、甩绸……她的眼神追着舞动

的红绸飞扬，思绪跟随激荡的心飞

回延安。

那是一九四三年元旦，鲁艺秧

歌队唱着新创作的《拥军花鼓》，一

扭一扭地从桥儿沟赶往延安南门外

新市场。“正月里来是新春，赶上了

猪羊出呀了门。猪啊，羊啊，送到

哪里去？送给咱英勇的八呀路军！”

党中央的主要领导和群众一起观看

了演出，一位高个儿领导高兴地

说：“你们这样就对了，我们都欢迎

你们！”另一位领导指了指蓝天云

说：“这小姑娘跳得好欢实。”情到

深处，全场观众在唢呐和锣鼓的伴

奏下，一齐边扭边唱：“猪啊，羊

啊，送到哪里去？送给咱英勇的八

呀路军！”舞步踏踏，鼓点咚咚，歌

声昂扬，红绸翻飞……

宋阿姨满面春风地回来了，她

进门就嚷嚷：“太过瘾啦！蓝姐，

您真该和我一起去跳，活动下筋

骨，图个乐呵。”见宋阿姨还在兴

头上，蓝天云随口来一句：“你跳

两下我看看。”

宋阿姨系上红绸，扭了起来。蓝

天云说：“你跳的是东北大秧歌。”宋

阿姨问：“每个地方的秧歌还不一样

吗？”蓝天云说：“陕北的秧歌力点在

胯，以胯带腰；东北秧歌的力点在

腰，以腰带肋扭得浪；胶州秧歌是扭

得婉转婀娜。陕北秧歌是臂为主导，

以臂带腕儿；东北秧歌是以腕儿主

导，以腕儿带臂。陕北秧歌的步伐是

轻、巧、活；东北秧歌的步伐是哏、

俏、浪。陕北秧歌连扭带唱；东北秧

歌一般不唱；胶州秧歌扭一段唱一

段。当然喽，也都是扭秧歌嘛。”宋

阿姨惊讶地说：“蓝姐不愧是做领导

的，跳个秧歌还能整出这么多学问，

俺还不知深浅地要教您呢，您年轻时

一定会扭秧歌！”蓝天云笑了笑，不

置可否。

入夜，蓝天云躺在床上闭着

眼，似睡非睡，似梦非梦。脑海里

一会儿闪现出如浪翻飞的红绸，一

会儿闪现出周围观舞的人群，一会

儿又在观舞的人群中闪现出一个戴

眼镜、穿八路军军装的老李……后

来，在土窑洞的新婚之夜，老李说

那天他一眼就看上舞得最灵动的

她，说她红绸舞得把他的魂儿都牵

走了。再后来，她跟着鲁艺秧歌队

从延安到佳木斯，又跟随老李所在

的部队解放东北。作为领舞，她在

省城最大的体育场扭着秧歌庆祝东

北解放。

这么多年过去了，蓝天云再也

没有在任何公开的场合扭过秧歌。

尽管蓝天云骨子里对扭秧歌有种无

限的亲近感，但她还是感觉扭秧歌

似乎离她渐行渐远。诚然，年龄的

增加导致她的肢体不再像年轻时那

么灵活，但只要合适的音乐响起，

已经深深地镌刻在她大脑中的印记

总会被唤醒，让她不由自主地随着

乐曲的节奏而律动。

蓝天云想好了，明天，她跟宋

阿姨一起去扭秧歌。

满架蔷薇一城香
杨文力

1967年的煎饼还冒着热气

血珠坠在裂缝里，洇成暗红的花

你倒下时，春天正往鏊子上撒葱花

我的第一声啼哭

比炉火更灼烫

此后每个清晨

铁鏊子在记忆里生锈

别人晾晒母亲的围裙时

我在月光下修补残缺的襁褓

那些未说完的童谣

卡在喉咙，长成带刺的藤蔓

现在我终于学会摊煎饼

面糊在鏊子上画出年轮

炊烟升起时，看见你年轻的影子

正用沾满面粉的手

擦拭我眼角的盐粒

而岁月早已将鏊子磨成银盘

每个母亲节，我都摊一张月亮

上面缀满

你没能说完的温柔

坚守的，等待的

乔丽芳

夏天来了,
我爱的雨来到了小镇。
大雨飘在夜里，
我行走在夜里。

夜抱着我，
抱着我眼中的孤树，
孤树的影子,
在雨水里画出轮廓。

夜抱着远处的灯火，
与遥远的星辰呼应，
发射出的光芒，
像触摸不到的温暖。

孤独的树，坚守着夏，
等待雨过天晴。

羞羞答答，柔风细雨
春姑娘粉墨登场
绘声绘色地
讲述着春天的故事
不知不觉间
却翩然挥一挥衣袖
去了远方

夏姑娘接踵而来
我的世界你做主
演绎夏天的火热激情
荷花、石榴花翩翩绽放
鸟儿树上跳芭蕾
青蛙池塘隆重聚会

人们拥抱缤纷多彩的夏季
大街上，流行
薄衫短裤，吊带彩裙
海上踏浪，沙滩漫步
露营烧烤，啤酒帐篷
人们陶醉其中
夜幕下，仰望天上的星
它正向你眨眼睛

我想去远行

邓达云

那一片蓝蓝的处女海
那一缕亚热带的蓝海风
那海风掠过的蓝丛林
那海风浸染的蓝天空
那美妙的蓝色的风情

我想去远行

用温柔的蓝色沐浴
那一封封海蓝色的信封
遥遥传递我蓝色的恋情

其实，无所谓啥颜色
我只想表达独特的感情

小满：
小麦身负十万支箭

王爱民

如果把又冒出的草铲掉
就是小满了
成大事者先尝小鲜
——小富即安

果核里把持住风雨
小麦身负十万支箭
把苦菜吃出甜味
蚕在一片叶子上啃到天边
大地辽阔
黄昏绿，石头绿
满院都是鱼香
母亲给流浪的猫煎鱼
——她刚怀上了宝宝

屋檐下小苹果像绿星星
垂下耳坠
鸟声从山上滚下来
门前小河欲上岸
嘴唇湿润
我在河水里洗净双手和心
不带走山后的水声

鏊子上的星光
——悼念五十八年前去世的母亲

郭念奎

夏语

张翼安


